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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水经注》里的“画石山”
本报记者刘学奎、何晨阳、靳赫

　　在石崖、岩穴壁面和独立的岩石之上，人类
先祖用简陋的工具，凿刻描绘出他们的信仰、要
求、欲望、欢乐、痛苦，便有了岩画。被视为远古
人类“记事本”的岩画，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尚未
被人们完全认知的历史文化现象，是我们管窥
先民生活与习惯的重要参考。
　　横亘在宁夏平原和阿拉善间的贺兰山，山
势峻峭、奇峰叠嶂，在历史上曾有“百战之地”之
称 ，这 里 静 静 着 躺 着 一 部 史 前 人 类 的“天
书”——— 贺兰山岩画。关于贺兰山岩画，北魏地
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便有记载：“河水又
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
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
亦谓之画石山也。”
　　作为我国北方岩画的杰出代表之一，贺兰
山岩画在世界岩画家族中有着重要地位。这
里的岩画数量众多、分布相对集中，除了有大
量人面像这一显著特点外，世界性的岩画题材
几乎在这一区域都能找到。专家研究发现，贺
兰山岩画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品，它
是由多个民族在上下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历史
中制作形成的，以多元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着
贺兰山先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向我们
揭示着这一区域人文历史演进规律。
　　这部连接古今的石上史诗，在为我们提供
人文滋养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保护、传承和
开发利用的宏大命题。

数万幅岩画构成穿越万年的文化符码

　　1969年的一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
兰县文教卫生工作者李祥石到贺兰县金山公社
下乡。工作之余，他到附近的贺兰山上散步，在
一处山口发现，岩壁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石
刻”，其中各式各样的人面像尤其让他印象
深刻。
　　散步归来，李祥石问了很多在附近居住的
老乡，尽管大家早已对这些“石刻”司空见惯，可
即使是年龄最大的也说不清它们的来历，只告
诉李祥石一个当地的传说：很久以前，这个山口
是专门杀人的地方，每杀一个人，就在山壁上刻
一个头像。当地人觉得这些头像诡异可怖，平
时都有意无意躲着走，更从未细究“石刻”的
来历。
　　回到单位后，李祥石始终对这段经历念念
不忘。他在本职工作之余，查阅了大量文献，还
进行了细致的实地研究工作，才知道这些所谓
的“石刻”，其实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岩画。“贺兰
山岩画”随后得以见诸报端。
　　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渊源，贺兰山从
古至今都是多民族生存、融合和生活的舞台，也
承载了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传播。官方资料显
示，贺兰山岩画记录了3000至10000年前此地
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及多种图案和抽象符号。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贺兰山岩画向世人
慢慢褪下它神秘的面纱后，便因其庞大的数量、
罕见的集中度、显著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艺术性，
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贺兰山东、
西麓及桌子山、卫宁北山、中卫大麦地等地的山
石上，以及山前洪积扇、草原、山地、沙漠丘陵地
带，都留下了先民们凿刻的大量岩画，由于同处
贺兰山、贺兰山余脉及其周边地区，且具有一定
共性，故将之视为一个整体。
　　目前，已被记录的贺兰山岩画总数达5000
余组，单体图形近两万幅，事实上，贺兰山岩画
比已调查、记录的数量还要多。银川世界岩画
馆馆长李学军在其《时空岁月——— 贺兰山的根
与魂》一书中提到，初步估计，贺兰山岩画的数
量当有两万多组，单体图形数量预计超过 5
万幅。
　　据专家介绍，贺兰山岩画除相当一部分是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的创作之外，还有一部分
是商周时代及之后驻牧在贺兰山一带的古代少
数民族的作品，题材内容包括代表神祇、人物、
动物、植物的图形，放牧、狩猎、祭祀、战争、娱
舞、交媾等场景，以及抽象、意念化的各种符号
图案等。

先民“记事本”的通用“语法”

　　作为一种早于文字的原始视觉语言，岩画
用直观的图画形象和抽象符号表达着人类的思
想意识，是远古人类生活的浓缩和历史的积淀，
被誉为史前社会人际交流的“前文字”和留在岩
石上的“史记”。经历了千万年风雨变迁，发生
在贺兰山下波澜壮阔的一幕幕后人虽无人知
晓，但透过贺兰山岩画，我们依然能够窥见先民
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片段。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贺兰口岩画保护区，
岩壁上分布的数以千计的岩画，向人们揭示着
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
祖先崇拜的文化。
　　在贺兰口北山壁上，一幅宽 54 厘米、长
50 厘米的人面像引人瞩目。这幅人面像所处
位置是这些岩画中最高的，也明显比其他人面
像更大。该人面像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
有射线状的睫毛，头部毛发直立也呈放射状，
外部刻有一个圆圈，圆圈上刻有繁复的射线。
这便是贺兰山岩画中最为著名的“太阳神”
岩画。

　　学者们对比归纳后发现，贺兰山岩画在表
意时往往有一些通用的“语法”，例如重环双眼
是为了表示地位崇高，只有神灵、大巫师和部落
酋长等才能具有，而放射状的线条代表光芒，用
以表现太阳的特征，给人以威严震撼之感。“太
阳神”岩画反映的便是古人对自然的崇拜，有学
者认为，时至今日，这幅岩画要传达的信息仍未
被完整解读，例如“太阳神”头部放射性光芒的
数字排列为什么是24、12、6，是否代表了先民
对于历法的朴素认知等。
　　数目众多的贺兰山岩画中，也不乏用简单
的几个图形记录史前复杂故事的例子。在贺兰
口距离地面七八米处的一处岩壁上，分布有两
个手印以及动物、人面像和符号。经专家解读
后，一则远古“大事记”跃然石上：最上方居于中
间的人面像为重环双眼，代表神灵；下方两只手
印大小不一，代表了两个强弱不同的部落。小
手印左方有一个向左的箭头，表明小手的部落
即将离开此地迁往别处，小手印下方有一头牛，
向着大手印的方向前膝跪倒，象征臣服。如此
看来，整幅岩画表达的意思很可能是，小手部落
被大手部落征服，只能迁往他处，小手部落的财
产归大手部落所有，有神灵作证，并“盖手印”以
达成契约。
　　“岩画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原始
先民吃饱了之后的娱乐消遣之作。”银川市贺
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张建国说，贺兰口山体
岩石多为长石杂砂岩，其表面硬度为 5 度，用
砾石作工具对其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研磨，也只
能得到很浅的印记。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情况
下制作规模如此浩大的岩画，工作量可想而
知。这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精神需求和情感寄
托，对于他们来说，制作岩画的实际意义远不
止于消遣。

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演进的过渡？

　　如今，在贺兰山东麓不少山口及山前洪积
扇荒漠草原上，依然有没被记录过的岩画陆续
被发现，这也印证了专家学者们提出的还有大
量没有调查记录到的贺兰山岩画存在于野外的
推断。
　　近期，记者跟随宁夏石嘴山市博物馆馆长
韩学斌徒步四个多小时，实地踏查了今年 6 月
石嘴山市境内新发现的岩画点。在贺兰山石嘴
山段一处山沟，沿着刀劈斧凿般的山壁向大山
深处步行，踏过溪流碎石，穿过古隘口遗迹，才
能一睹这100多幅岩画的真容。
　　这个岩画点平均海拔约 1200 米，岩画分
布区域长约80米，像一条岩画的长廊。在凹凸
不平的岩石表面，不经意间便会发现岩画，其中
辨识度高的以马和鹿的图案为主，凿磨刻制出
的图案古朴大气，和周边原生态的环境有种莫
名的契合感。
　　在“岩画长廊”旁不远处，有一块裂纹纵横
的岩石，虽经岁月侵蚀，裂纹间的群鹿图依然
可辨。这幅岩画制作技法明显比其他岩画更
为讲究，精美的线条让鹿群的灵动感跃然石
上，即使没有美术功底的人也能体会到其中的
美感。
　　正如岩画研究专家贺吉德、丁玉芳、李学
军、韩学斌等人所指出的，贺兰山岩画是反映我
国北方先民生活状态最悠久的文化符码，为研
究贺兰山地区远古时代，乃至近现代生态环境
和物质条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推知古代
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珍贵的
信息。

　　例如在贺兰山石嘴山段发现的大量动物
形象岩画，为研究这里古代人类原始生活方
式提供了有力证据。韩学斌等人推断，远古
时期这一带植被茂盛、水泽充沛，是游牧民族
的理想放牧之地。“这进一步印证了古代宁夏
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碰撞、
交流、交融的区域。”韩学斌说。
　　张建国等专家认为，古代贺兰口一带气
候条件并不适合猴子生存，而在贺兰口发现
的猴头像岩画有可能反映了古时人类一次群
体性迁徙活动。
　　贺兰山岩画中一部分属于符号岩画，包
括人体、自然天体、器物、计数、图腾等符号，
一些符号经过抽象概括和多次使用，已有“约
定俗称”的意味。例如在不少岩画里，有特定
的符号表示“男根”“女阴”等，还有一些符号
与后来成熟的象形文字相当贴近，已初步具
有文字的功能。贺吉德等专家认为，岩画符
号的应用，是文字出现的前兆，是图画文字向
象形文字演进的过渡，对于研究文字的起源
意义重大。

激活躺着的“天书”

　　“七入贺兰山的经历让我难以释怀，大山
深处的那些先人留下的岩画给了我无穷无尽
的想象，让我徜徉其中，用闪动跳跃的灵光和
古人来一场畅快淋漓的对话。”这是著名艺术
家韩美林写在他《剪不断的贺兰情缘》中的一
段话。
　　韩美林从不吝惜对贺兰山岩画的赞誉之
情。20世纪80年代，韩美林第一次到银川，
便被古老神秘的贺兰山岩画深深打动，此后
他又多次来到这里，观摩和记录岩画艺术，汲
取创作灵感。而这个过程，也对其艺术创作
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他文章中所写：“贺兰
山岩画的影响，当可以看作是我艺术的转折，
这是贺兰山岩画送给我的机缘和礼物，是上
苍的恩赐。”如今在贺兰山麓的银川韩美林艺
术馆中，带有岩画意境的韩美林作品数量十
分之多。
　　不少第一次走进贺兰山，细细端详岩画
的人，都会被其简约、拙朴、浑厚之美所震撼。
透过这些岩画，仿佛能听到远古时代征战搏
杀的呐喊、野兽的吼叫、旷野上的牧歌。先民
们限于自身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以及当时极
为有限的条件和技术，以一种迥异于今人的
手法创作了这些作品，这当中自然天成、率真
质朴的艺术魅力，形成了一种大道至简的艺
术感染力。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艺术瑰宝，今天，在科
学保护和开发的前提下，贺兰山岩画还逐步
发挥出其社会经济价值。在全世界 70 个国
家 150 个主要地区有岩画分布，其中人面像
岩画仅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被发现，而宁
夏贺兰山贺兰口则是人面像岩画分布数量最
多的地区。由于特色明显，岩画集中度高，如
今的贺兰口已成为宁夏最为著名的旅游景区
之一。
　　走进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贺兰口，
石壁上历经千年万年岁月的岩画和石壁下川
流的现代游客形成一种奇特的辉映，给人一
种时空交错之感。近些年，这里每年接待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40多万名，仅门票收入便
达到 2000 万元。而在景点旅游之外，贺兰
山岩画的文化衍生价值也正被越来越多地开
发出来。

　　在宁夏艺盟礼益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的
产品展览区，摆放着以贺兰山岩画为主题的
T恤、冰箱贴、胸针等产品。近些年随着贺兰
山岩画知名度不断提高，公司设计人员受到
启发，创作出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产品，受到
市场认可。“这些产品在宁夏当地的景区和机
场都卖得很火，现在他们会主动跟我们定制
产品。”公司销售经理王晶说，贺兰山岩画是
一张闪光的名片，很多游客对此抱有浓厚的
兴趣，相信未来加强创意，将这个特有的资源
和当下消费者的偏好紧密结合，能打开更为
广阔的市场。

“抗衰”“断代”成难题

　　保护贺兰山岩画，让子孙后代有机会领
略其背后流淌着的文化意义重大。1996年，
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宁夏正式成立银川
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成为区域岩画保护机
构，随后确定贺兰口岩画保护范围，颁布保护
条例，并开展了大范围的岩画调查、编号和记
录等工作。
　　然而，岩画或刻制于山体岩壁上，或散布
于地表岩石上，贺兰山岩画南北绵延数百公
里，点多面广且暴露于野外的特性，使其保护
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文物。
　　受风、雨、雷电、温度以及岩石本身所含
水分、盐分变化等因素影响，贺兰山岩画持续
承受着坍塌、风蚀、水蚀、温差破坏等威胁，这
还仅仅是自然损毁风险中的物理风化风险。
在自然因素作用下，岩石本身化学成分发生
改变、微生物大量繁殖分解岩面等化学风化
风险，以及受动植物影响产生的生物风化风
险等都影响着岩画的保存。
　　在对贺兰山岩画进行实地踏访过程中，
记者也看到一些岩画已由于岩体或岩面崩裂
而变得模糊不清。研究人员近几年也发现，
著名的“太阳神”岩画表面便有白色的物质析
出，化学风化可能加快这幅岩画的损伤。
　　或许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在将来，人们对
一些岩画进行解读分析时，更多地只能依靠
推测与想象。
　　自然损毁之外，人为损毁因素也不容忽
视。此前，贺兰山地区采矿炸山、挖石取砂等
活动便曾对岩画造成过不小的破坏。据李祥
石回忆，1969 年他第一次见到贺兰山岩画
时，曾被一幅主题疑似为“西夏王出行图”的
精美岩画所吸引，但这幅岩画后人已无缘
得见。
　　“国际上一些专家预测，受各种破坏因素
影响，到本世纪末，世界现存四分之一到三分
之一的岩画或将消失。”张建国说。
　　困扰贺兰山岩画保护和研究的另一大问
题是断代难。翻阅研究贺兰山岩画的书籍，
涉及岩画刻制年代的问题，表述往往比较模
糊。不同专家对于贺兰山岩画的刻制年代，
在观点上有时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对于岩
画产生年代的上限，便有“旧石器时代”“中石
器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

“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等多种说法，
至今未有定论。
　　在世界范围内，自岩画发现以来，精准判
断古代岩画的产生时代，尤其是利用自然科
学的方法，进行可靠的年代断定，一直是困扰
专家学者们的难题。有专家明确指出，崖壁
艺术的断代充满了困难和不确定性，考古学

家在断定一个含有木片的房屋遗址年代时，
有树轮法作为手段；在断定有机物的年代时，
有碳十四这一极有价值的助手。但两者都不
能适用于崖壁上画出的或雕刻出的线条。考
古学家还有地磁学、钾氩法、热释光等方法来
判定事物的先后顺序，但没有哪种方法可以
证明对于断定崖壁艺术是有价值的。

借力科创最大限度延长岩画“生命”

　　针对这些问题，部分岩画保护专家认为，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开展调查，尽可能地对贺
兰山岩画信息进行记录、整理、归档，并建立
数据库。尽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
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值得的，只有先摸清岩画
的基础信息，才能为保护和研究工作打下基
础。即使若干年后一些岩画消失不见，后人
至少也会知道这些岩画的样貌，并能根据这
些展开解读研究。
　　在银川世界岩画馆的研究室里，记者见
到了名为“贺兰山岩画可视化平台”的三维
可视化数据库。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
主任胡志平说，这个数据库将贺兰口的形态
和其中的岩画进行了高精度扫描和建模，通
过电脑便可以查看贺兰口的整体情况和个
体岩画的样貌，这让岩画以数字化的形态得
到存续。
　　与此同时，专家也呼吁加强岩画科学保
护力度。目前，对于岩画保护，全国各地力度
不一，像银川市这样有专门保护机构的地方
并不多，更遑论科学划定保护区域。
　　李学军等专家认为，要做好岩画保护工
作，首先要解决全社会对于岩画认同不足的
问题，让更多人了解岩画的价值。还有不少
学者建议，加强人员、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投
入，在更大范围内明确岩画保护的主体和权
责，尽可能减小岩画保护区内人类活动的影
响，依法打击人为盗窃、破坏岩画的行为，在
有把握的前提下，对部分破损较为严重的岩
画进行抢救性修复，最大限度延长岩画的“生
命”。
　　加强断代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议题。
确定贺兰山岩画的刻制年代，不仅关乎这些
岩画的“身世”及其在世界岩画之林中的地
位，对于准确解读岩画信息，理解其中的文
化也至关重要。不少学者期盼，加强岩画断
代研究的支持力度，继续探寻适合岩画断代
方面的技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于类似
的岩画断代问题，能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
答案。
　　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是保护和利用岩画资源的有效手段。受访的
业内人士认为，岩画所能传递的信息并不仅
在画内，其所在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也
是研究岩画的重要依据，例如岩画的位置、朝
向、大小等等，甚至岩石上一些特定的石疤，
都在传递着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单体岩
石上的岩画一旦被移进室内，就丢失了部分
原真性的原因。
　　专家们认为，在岩画的开发过程中，不仅
要注意保护岩画本身，还应保持岩画周边自
然、古朴的环境风貌，“不失真”应成为开发的
底线。同时，利用岩画资源进行文旅开发时，
应突出特色，注重打造品牌，将更多创意元素
引入下游衍生品的开发中，建立岩画文化生
态圈，使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更好地散发
开去。

▲贺兰口极具代表性的人面像岩画。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靳赫摄

  ▲贺兰山岩画中最为著名的“太阳神”
岩画。

  ▲今年6月，在宁夏石嘴山市境内
新发现的岩画中的一组。


